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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
州
的
朋
友
來
濟
南
遊
覽
，
朋
友
是
南
國
著
名
的
詩
人
，
我
自
然
推
薦
朋
友
去
趵

突
泉
邊
造
訪
李
清
照
，
去
大
明
湖
邊
拜
謁
辛
棄
疾
。
大
約
是
為
了
顯
示
濟
南
文
氣
的
厚

重
底
蘊
吧
，
我
沒
有
先
告
訴
朋
友
大
明
湖
邊
還
有
一
個
重
要
的
文
人
王
士
禎
。
因
為
在

我
看
來
，
王
士
禎
的
名
氣
沒
有
前
兩
位
大
，
但
是
，
他
給
濟
南
留
下
的
故
事
卻
比
李
辛

兩
位
曼
妙
，
甚
至
，
他
的
故
事
更
襯
托
出
大
明
湖
的
詩
意
和
浪
漫
。

建
造
在
趵
突
泉
公
園
內
的
李
清
照
紀
念
館
，
果
然
沒
有
讓
廣
州
的
朋
友
觸
景
生
情

，
關
於
李
清
照
的
故
事
大
家
知
道
的
太
多
了
，
他
甚
至
對
於
李
清
照
晚
年
時
候
在
南
方

的
淒
涼
境
遇
都
如
數
家
珍
。

到
了
大
明
湖
看
辛
棄
疾
，
我
們
在
為
這
個
愛
國
詩
人
感
佩
了
一
番
之
後
，
朋
友
問

我
：
濟
南
還
有
另
外
更
重
要
的
文
化
人
嗎
？

我
微
笑
着
看
朋
友
。
我
知
道
，
不
要
說
是
一
個
著
名
的
詩
人
，
就
是
一
個
普
通
的

遊
客
，
到
了
一
個
陌
生
的
地
方
，
也
一
定
有
這
樣
的
發
問
，
沒
有
人
會
問
這
個
地
方
最

高
的
大
樓
，
或
者
問
誰
在
這
個
地
方
做
過
最
高
的
官
員
。
比
如
，
去
湖
南
的
鳳
凰
，
十

之
八
九
是
奔
着
沈
從
文
去
的
，
人
們
不
是
為
了
去
看
湘
西
的
吊
腳
樓
，
而
是
去
感
受
當

年
沈
從
文
描
寫
的
吊
腳
樓
裡
的
浪
漫
故
事
。
去
浙
江
的
紹
興
，
大
多

是
奔
着
魯
迅
去
的
。
而
山
東
的
小
城
曲
阜
就
更
有
代
表
性
了
，
所
有

的
人
都
是
奔
着
孔
子
去
的
。
全
世
界
不
同
膚
色
的
人
們
不
遠
萬
里
來

到
小
城
，
絕
對
不
是
來
觀
賞
這
裡
的
建
築
，
而
是
來
感
受
一
代
文
化

巨
匠
的
氣
息
。

這
個
時
候
，
我
有
些
得
意
有
些
狡
黠
地
微
笑
着
引
領
朋
友
來
到

了
距
離
辛
棄
疾
紀
念
館
不
遠
的
一
個
所
在
，
隱
藏
在
大
明
湖
東
南
岸

怪
石
煙
柳
之
中
的
﹁秋
柳
含
煙
﹂
石
刻
前
。
詩
人
朋
友
十
分
驚
詫
地

問
我
，
這
是
什
麼
地
方
，
怎
麼
有
一
個
這
樣
詩
意
的
名
字
？

我
不
語
，
引
領
着
朋
友
繼
續
前
行
，
沒

有
幾
步
路
，
煙
柳
叢
中
，
一
座
古
色
古
香
的

院
子
就
出
現
在
眼
前
了
。
院
子
的
牌
匾
上
鐫

刻
着
蒼
勁
有
力
的
秋
柳
園
三
字
。

顯
然
，
朋
友
沒
有
聽
說
過
秋
柳
園
。

他
十
分
愕
然
，
大
明
湖
居
然
有
這
樣
一
個

所
在
。我

的
關
子
終
於
露
面
，
我
禁
不
住
向
朋

友
介
紹
這
裡
的
主
人
。
秋
柳
園
是
為
了
紀
念

一
個
偉
大
的
詩
人
王
士
禎
而
建
。
王
士
禎
是

清
初
的
傑
出
詩
人
。
他
博
學
好
古
，
能
鑒
別
書
、
畫
、
鼎
彝
之
屬
，

精
金
石
篆
刻
，
詩
為
一
代
宗
匠
，
與
朱
彝
尊
並
稱
。
康
熙
時
繼
錢
謙

益
而
主
盟
詩
壇
。
他
從
政
之
餘
勤
於
筆
耕
，
一
生
著
述
共
計
三
十
六

種
五
百
六
十
多
卷
，
被
時
人
譽
為
一
代
詩
宗
、
文
壇
領
袖
，
是
我
國

文
學
史
上
著
名
的
詩
人
、
文
學
家
。
王
士
禎
二
十
三
歲
遊
歷
濟
南
，

邀
請
在
濟
南
的
文
壇
名
士
，
集
會
於
大
明
湖
水
面
亭
上
，
即
景
賦
秋

柳
詩
四
首
，
此
詩
傳
開
，
大
江
南
北
一
時
和
作
者
甚
多
，
當
時
被
文

壇
稱
為
秋
柳
詩
社
，
從
此
聞
名
天
下
。
後
人
將
大
明
湖
東
南
岸
一
小

巷
名
秋
柳
園
，
指
為
王
士
禎
詠
秋
柳
處
。

在
大
明
湖
岸
邊
的
煙
柳
深
處
，
在
秋
柳
園
內
的
迴
廊
房
舍
之
內

，
我
們
想
像
着
當
年
一
幫
文
朋
詩
友
在
此
喝
酒
飲
茶
、
賦
詩
頌
詞
的
情
景
，
也
不
禁
詩

興
大
發
，
飄
然
欲
仙
。

朋
友
從
廣
州
來
濟
南
幾
天
，
我
帶
朋
友
又
去
了
幾
處
景
點
，
但
是
朋
友
印
象
最
深

的
是
秋
柳
園
。
朋
友
說
，
真
沒
有
想
到
在
濟
南
的
大
明
湖
岸
邊
隱
藏
着
這
樣
一
個
重
要

的
文
化
景
觀
，
真
是
來
濟
南
的
最
大
收
穫
。
因
為
對
於
辛
棄
疾
和
李
清
照
早
已
經
熟
悉

，
而
王
士
禎
和
他
的
秋
柳
詩
社
過
去
則
一
無
所
知
。

我
也
是
深
有
同
感
。
去
一
個
陌
生
的
地
方
，
在
去
之
前
，
一
定
先
搞
清
那
裡
有
哪

些
文
化
人
留
下
過
足
跡
？
那
裡
是
哪
個
文
化
人
的
故
鄉
。
因
為
，
對
於
一
個
地
方
來
說

，
大
樓
、
街
道
、
公
園
、
博
物
館
等
等
都
基
本
是
一
樣
的
。
而
且
，
那
些
建
築
，
不
要

說
千
年
，
又
有
哪
一
個
可
以
存
在
百
年
之
久
呢
？
百
年
之
後
，
所
有
的
建
築
都
不
復
存

在
，
但
是
，
文
化
人
在
那
裡
留
下
的
詩
詞
歌
賦
，
留
下
的
曼
妙
故
事
，
留
下
的
文
化
氣

息
，
卻
源
遠
流
長
，
亘
古
而
彌
新
。

因
此
，
對
於
一
個
地
方
來
說
，
尤
其
是
對
於
一
個
城
市
來
說
，
發
現
、
珍
藏
、
保

護
文
化
的
遺
迹
就
不
僅
僅
是
一
種
胸
懷
，
更
是
一
種
遠
見
。

在我國的
歷史上，自東
周至秦朝的建
立，存在着一
段政治局面異
常混亂的 「春
秋戰國」時期

。各地割據，相互併吞。此起彼伏
，你死我活，出現了許多可歌可泣
的傳奇人物與驚心動魄的鬥爭故事
。在傳統戲曲中，就有着一批反映
當時亂世情景的 「列國戲」。

風雲際會，源遠流長，在民間
的影響很大。如大家比較熟悉的
《西施》、《趙氏孤兒》、《將相
和》等，至今仍有演出。但相對來
說，反映東周列國歷史時期的戲曲
，遠沒有唐、宋、明、清各朝的劇
目豐富。究其原因，可能是年代相
隔比較久遠，人們對那一段複雜的
歷史還不夠了解的原故。

然而，有一位前輩京劇藝術大
師唐韻笙，在他一生的藝術生涯中
，卻創作了一批優秀的 「列國戲」
。獨樹一幟，別具匠心，形成了與
眾不同的 「唐派」藝術特色。

唐韻笙長期在東北地區演出，
有 「南麒北馬關外唐」的美稱。在
抗日戰爭之前，東北已經被日本的
勢力所控制。並且，扶植了以溥儀
為首的俯首聽命的 「滿洲國」，形

勢非常嚴峻。一九三一年，唐韻笙激於義憤，以滿
腔的愛國熱情，編演了新戲《好鶴失政》。

這齣戲是寫：貪求荒淫享樂的衛懿公玩鶴喪志
，不問民間疾苦，卻將成群的仙鶴養在宮裡，並給
以大夫的優遇。為了充實鶴糧，搜刮民脂民膏，就
不斷向人民勒索。勞民傷財，摒棄人才。雖有忠心
耿耿的賢臣弘演等人的規勸，陳訴利害關係，衛懿
公卻執意不聽。結果招致北狄入侵，軍心渙散，難
以禦敵。最後，衛懿公落得了屍橫荒野的悲慘下場
。通過此劇，表達了東北地區的人民，對於偽滿及
其主子日本侵略者的不滿。

到了一九三二年，唐韻笙接着又編寫了《鬧朝
扑犬》一劇。這齣戲中的晉國君主晉靈公，平時不
理朝政，整日遊樂宴飲。他在絳霄樓上，經常以弓
射擊百姓取樂，拿百姓的性命視作兒戲。致使民不
聊生，怨聲載道。

在這樣艱難的時世下，憂國憂民的忠臣趙盾，
甘冒生命危險，多次上殿諫諍。而晉靈公卻寵信奸
臣屠岸賈，虐殺忠臣趙盾。甚至還以惡犬傷人害命
，殘暴肆虐，昏庸無道。唐韻笙通過演出此劇，有
意識地來影射偽滿統治者在日本主子的支持下，迫
害人民，並且經常用狼狗來殘害東北同胞的暴行。
呼喚民眾，敢於抗暴、爭作不畏強暴的真的猛士。

身處日滿統治下的唐韻笙，一直敢作敢當，富
有憂患意識。在屢遭當局恐嚇、鎮壓的情況下，他
冒着生命危險，不斷以戲劇來諷喻時事，來喚起民
眾的反日情緒。他所編演的 「列國戲」，還有揭露
衛宣公荒淫無道的《二子乘舟》；歌頌南宮長萬敢
於反對昏君的《驅車戰將》；反映鄭伯雄才大略的
《鄭伯克段》以及闡發唇亡齒寒道理的《假途滅虢
》等，都能獲得觀眾的好評。

一個穿着白色連
衣裙的女孩，從二十
多米的高橋上一躍而
下……她的青春停留
在了二十二歲。

她選擇自殺的原
因都寫在遺書上：因

為被一個深愛的男孩拋棄，而她又有了身孕。
在她最後的一小時，她遭遇了許多人，但誰也
沒阻止她。那男孩收到過她的一條短信，她一
改以往的 「撒潑爛打」，祝願他以後能找到心
上人，男孩真的很奇怪。女孩又對父親說：
「爸爸，我走了，你以後不要再那麼勞累了。

」這位環衛工人剛下班，他覺得女兒有些異樣
，但他實在太累了，哈欠連天睡覺去了。鄰居

看着女孩一邊哭一邊下樓，問怎麼啦，女孩說
沒事沒事。女孩在出租車上哭得一塌糊塗。沒
開出多遠，就遇上大堵車，的哥因為急着要交
班，非常煩躁。女孩就給了他一百元錢，零錢
也沒找，就下車走了。的哥搖下車窗喊： 「找
你錢，找你錢。」 女孩頭也不回地走了。的哥
覺得這個女孩有些異樣，但車水馬龍中，他無
法下車去追趕。女孩就走上了高橋，一直站在
那。有位環衛工人經過，有些奇怪，提醒她：
「姑娘，看啥呢，這地方車多，走吧。」 環衛

工人走出不遠，就看見女孩雙腳爬上了圍欄，
她剛想喊，女孩就掉下去了。這真是一個不幸
的姑娘。在這短短的一個小時內，只要有一個
人幫她一把安慰一句，或許能挽留住一條生命
。但是，所有人都陰差陽錯地把機會錯過了。

向前一步是黑暗，後退一步是幸福。有時
只需要別人一個小小的幫助。但人生不是錄像
帶，不可以倒帶，一個鏡頭過去了，它就永遠
過去了。

有個民工想要回老闆欠他的一萬多元錢。
他爬上了屋頂，說要死在這裡。老闆不搭理他
，開車走了。他本來準備下來。但看客在樓下
圍了一圈，還嘰嘰喳喳，指指點點。他突然悲
壯起來，坐在屋頂哭泣，這個世界真的不公平
，他站起來看着那些陌生的人。突然，有個老
頭大喊： 「不就一萬多塊錢嘛，就當生了一場
病，你的命可遠遠不只值一萬塊。」他呆在那
裡止住哭泣。他沒有跳樓。事後他說當時自己
的情緒已經失控，生與死只在一念之間。

人生邊上，一語救人。

施耐庵墓園，是興化市
一張含金量極高的歷史文化
名片，大大提升了這座水鄉
城市的文化品位。但是，我
發現，到這裡參謁的人並不
如我料想中那麼多。

說起《水滸》，說起梁
山好漢一○八將，說起及時雨宋江、智多星吳用、黑
旋風李逵、倒拔楊柳的魯智深、井陽岡打虎的武松
……幾乎無人不知，無人不曉，不論老少誰都可以給
你說上一段。然而，說到施耐庵，便不是婦孺皆知了
，或許有人還不甚了了。許多人只是被深深打動的
《水滸傳》的粉絲，而並不太關注傾全部心血寫這本
書的作者施耐庵。孕育這部長篇小說的水土在興化，
梁山的英雄豪傑就是在施耐庵筆下一個個栩栩如生地
鮮活了。興化能出施耐庵這樣一個歷史名人。實在是
興化人的驕傲。

施耐庵墓始建於明初。他客死外鄉，後歸葬故土
，是他的後人尊崇他們的先人讓他永遠地魂歸故里。
施耐庵墓園在興化東北新垛鄉施家橋村，墓區總佔地
一點一二萬平方米。走過一座漢白玉拱橋，這裡原先
河網縱橫，蘆葦蕩一望無際。在葦地中間，原來有個
土墩，據說就是施耐庵結茅寫作《水滸》的舊址。施
耐庵墓坐北朝南，呈圓形封土堆，有磚牆圍護。墓前
立墓碑，墓台南邊有一座高五米，寬十一米的磚砌三
門牌坊，正門上方是 「耐庵公坊」四個隸體大字，坊
後是白色大理石墓碑，正面碑文： 「大文學家施耐庵
先生之墓」 ，土墩上豎有趙樸初撰寫的 「重修施耐庵
墓記」 碑刻。沿着小磚仄鋪的小路前行，兩邊樹木鬱
鬱葱葱，迎面是施耐庵手執書卷的花崗岩塑像，凝神
佇立，是在傾聽風聲濤聲，抑或在心中排兵布陣？樹
叢中有一座飛簷翹角的四方亭，人稱 「祭亭」，一些
緬懷施耐庵的名人題詞匾額均懸掛在那裡。他的後人
散居於興化的大營、新垛、合陳及大豐的白駒鎮等鄉
鎮，每年春天，施氏族人都從各地集中到墓前祭祀拜
謁。塑像南面，是一條東西流向的河流，河邊生長着
密密的高過人頭的蘆葦，清風徐來，銀白的蘆花隨風
搖曳，發出瑟瑟聲響，彷彿葦叢中埋伏着萬千兵馬。
墓東南建有幾間青磚白牆的小屋，那是施耐庵資料陳
列室，陳列施耐庵家譜及其生平資料，以及與水滸相
關文字與圖片。整個陵園，亭、橋點綴，十分清幽。

施耐庵元元貞二年（一二九六年）生於興化一個
船民家庭。祖籍泰州海陵，鼻祖世居興化，後遷蘇州
。晚年為避戰亂，又遷回興化。從小家貧，卻極勤奮
用功。十九歲考中秀才，二十八歲中舉，二十九歲赴
會試未果，投奔山東鄆城劉本善，任鄆城訓導，其間
考察過梁山。元至順二年，三十六歲時上京應試，終
於天從人願，秋闈一舉告捷，得中辛未榜進士。發榜
後，在拜謝師友中結識了同榜得中的浙江青田人劉伯

溫，兩人常在一起十分投契。不久，朝廷派施耐庵到
錢塘擔任縣尹。履職後，發現做任何事情需得到元人
批准，十分不得志。看着元人作威作福胡作非為，自
己什麼事情都辦不成，處處受掣肘，致使他反感仕途
，與官場格格不合，不願昧心事權貴，做了兩年縣尹
，因觸怒元人，憤然棄官歸里。決定辦學授徒，閉門
著述。

施耐庵棄官後，深感朝政腐敗，民不聊生。自己
有志救民，卻無處展才。元惠宗至正十三年（一三五
三年），販賣私鹽的張士誠起兵反元，其屬下卞元亨
是施耐庵的表弟，於是在卞元亨的邀請下，施耐庵成
為了張士誠的軍師。張士誠從興化一路打到蘇州。由
於意見不合，施耐庵辭別張士誠，帶着門人羅貫中繼
續四處遊學。

一天，他路過書舖，看到不少手抄元人話本，其
中有一本《張叔夜擒賊》，是講梁山泊宋江等三十六
人故事的。被一下觸動，便買了回來，再三研讀思考
，打算以此為線索，把其他有關梁山泊故事的話本內
容加以糅和，進行一次再創造，寫出一部《江湖豪客
傳》。終於下定決心，辦學授徒之餘，著書濟民勸世
。他特地請畫家按照宋末龔開的 「宋江三十六人讚」
，臨摹成三十六張人物畫像，掛在他的屋裡，時不時
觀照，以激發想像。

多年後，他的同科好友劉伯溫，輔佐朱元璋已成
了開國功臣。打聽到施耐庵隱居在江南鄉野，忙向朱
元璋舉薦。朱元璋特派劉伯溫兩次前往召請。施耐庵

聞訊機智地避開或堅辭或婉辭，他已經沉浸在他的寫
作裡無心他顧了，曾惹得朱元璋對他很是不悅。

元末社會劇烈動盪，為了躲避戰亂，完成他寫書
的夙願，也唯恐朱元璋再來徵召，施耐庵在好友的幫
助下，帶着羅貫中舉家過江遷回老家興化。圩蕩興化
，地處偏僻，四周環水，交通不便，一向有 「自古昭
陽（興化的別名）好避兵」 之說。確是隱居好地方，
可以不必擔憂干擾，潛心著述。當時，村西溝岔縱橫
的蘆葦蕩中，有一片高高露出水面的土墩，施耐庵以
此為梁山泊，常和羅貫中一起，乘着小船，登臨其上
。據說，《水滸傳》中許多景物描述，多取材自周圍
自然景色，梁山好漢的人物原型，則許多取自張士誠
的部下。

《水滸傳》成書元末明初，很快便在民間傳抄開
來。據民間傳說，劉伯溫奉命尋訪施耐庵時，發現了
施耐庵寫的《水滸傳》。朱元璋看後，認為 「此倡亂
之書也，是人胸中定有逆謀，不除之必貽大患。」 密
令當地官吏逮捕施耐庵。書稿一出世即成禁書。施耐
庵被關押一年多後被釋放，身體已經不行。雖有學生
羅貫中的幫助，返家途中染病不起，終於客死淮安。
儘管有民諺： 「老不看《三國》，少不看《水滸》」
。統治者怕人民看了《三國》多謀略，看了《水滸》
會造反。但禁不住民間野火春風般流傳。

《水滸》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用白話文寫成的長
篇小說；是中國文學史上第一部專門以描寫農民造反
為內容的巨著。誠如蔡公傑所言： 「夫稗官野史之流
，傳宇內者，莫不宣揚統治者之豐功偉績，其為人民
一伸積愫，而描寫反抗情緒者，殊不多見，有之，惟
《水滸傳》一書而已。」 胡適則整體評價： 「《水滸
傳》是一部奇書，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地位比《左傳》
、《史記》還要大得多。」

一抔黃土─一代文豪的棲息之地！他撰寫的
《水滸傳》，成了一座永遠巍立在人民心中的豐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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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鰍 王誦詩

赫氏古堡是美國前媒體大亨威廉‧蘭道
夫‧赫斯特（William Randolph Hearst）建
造的。他的父親靠開礦和養牛致富，他本人
擁有三十多家報紙、廣播台，還擔任國會議
員多年，稱得上有錢有勢。古堡的建築起源
於他的夢想，父親每年帶他到三藩市以南的
聖西蒙海灣（San Simeon）露營，母親帶他

去歐洲各國旅遊參觀，見識了無數藝術品。母親去世後，他花了將
近三十年的時間，不惜財力、物力、精力在海拔一千六百英尺的崇
山峻嶺修建他心目中的 「神奇山」。古堡包括三套客人別墅，一棟
主樓，兩個游泳池、一個網球場，一個畜養長頸鹿、斑馬、北極熊
、駝鹿等的珍稀物種動物園，佔地一百二十畝。主樓 「大房子」共
有一百一十五個房間，六個大廳，佔地將近七萬平方英尺，到他去
世以前也只完成了百分之五十。他常邀請荷里活明星如卓別林、克
拉克‧蓋博、加利格蘭特及政界巨頭來此做客。

我們的大巴在山間盤旋而上，這裡有壯麗的太平洋和蜿蜒的內
華達山脈，古堡若隱若現，黑和黃色的肉牛（這是著名赫氏牛肉的
來源）在近處吃草。桔子、李子密密叢生。在古堡的主樓房間擺滿
古董，十二世紀的西班牙畫樑、十四世紀的法國繡幔、十一世紀的
土耳其瓷磚等，年代混雜，多半用來作為日常傢具。赫氏甚至買下
一個意大利十四世紀教堂座位，裝飾大客廳的板壁。

出主樓迤邐而下，又有 「羅馬泳池」。赫氏生前購買了羅馬希
臘風格的雕塑放置於此，還有一個跳水台，也是古羅馬主題的裝飾
。當年影星們在這裡戲水、運動，樂不思蜀。我們在古堡欣賞的十
分鐘黑白影片，就記錄了當年大明星、大人物在此休閒的情狀，比
如冷艷逼人的嘉寶，搞笑誇張的卓別林，還有人高馬大、被導遊嘲
笑為 「像長了兩隻腳的奶油果」 的堡主赫氏本人。

下山時，山路依然崎嶇蜿蜒，讓人驚疑隨時要撞上迎面而來的
大巴。當年建築師既要想方設法修建一條平整的大道運送建築材料
，又要利用山上僅有的水源，想必曠日持久，歷盡艱難。赫氏造屋
，或許是大手大腳亂花錢、奇思妙想不務實，他的室內裝飾風格也
蕪雜不雅，大有 「暴發戶」氣息，但他留下的寶貴文化遺產卻造福
了無數後人。

山頂雲生雲滅，山下潮起潮落。滄海桑田容易改，但赫氏追夢
的故事將永遠流傳。

追夢赫氏堡 純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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